
第 34 卷  第 2 期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Vol. 34  No. 2 

2012 年 6 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  2012 

  收稿日期：2011-11-06 

  作者简介：张武汉(1973-)，男，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律语言与翻译。E-mail: xiaoyu0411@163.com 

 

 

白日梦抑或文学宣言？ 

——《墙上的斑点》中的深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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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在其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中，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象征

性地表达了其追求内在真实的文学主张。该小说表面上似乎纯粹叙写‚我‛的纷乱的意识流动，

而在纷乱意识的深层，存在着一种主导作者意识流动，引发作者无数体验和顿悟的对文学问题的关

注，是关于文学发展之路的，深切的，具有强烈主体自觉意识的关注，也是代表新文学样式的明确

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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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ies or Literary Declaration? 

—The Analysis of Deep Consciousness in The Mark on the Wall 

 

Zhang Wuhan,  Zhao D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chool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Virginia Woolf 

presents in a symbolic way her literary idea of pursuing inner truth in her first novel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Mark on the Wall.  Although the novel seems to narrate purely “my” tumultuous 

consciousness flow, in the depth of the consciousness, there is a literary issue which dominates the 

author‟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triggers her myriad experience and insight, her intense concern 

with subject consciousness about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her definite declaration of a new literar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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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20 世纪最佳女作家”的弗吉尼亚·伍

尔夫是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之一。她对英语语言

革新良多，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称她将英语“朝

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1]2。在小说创作中她

尝试了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人们心底的

潜意识，她和同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

普鲁斯特等意识流派的作家一起，把意识流小说推

向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写作手法。

在谈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世小说时，其第一篇

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虽有提及，但一直缺乏

详尽的分析与解读。 

《墙上的斑点》发表于 1917 年 7 月，弗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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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伍尔夫在该作品中开始探索“新的小说形式”。

小说突破传统小说的套路，将人物的意识流动作为

独立的事件置于作品的主体位置，省略了传统小说

的要素诸如情节、冲突、时间、地点的介绍，通过描

写唯一的人物“我”(作者)的瞬间印象、感觉和沉

思冥想——白日梦，即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来塑造

人物形象，折射现实，表现出对传统小说的反叛性，

堪称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之作。安德鲁·桑德斯在《牛

津英国简明文学史》中提及，意识流小说存在“某

些相互连贯和构成事物的文体关系”[2]。这种“相互

连贯”在该小说中表现为在人物的貌似漫无边际的

白日梦境里，在离散的思绪中，隐藏着人物严谨的深

层意识结构和思维的动力机制——一种主导作者意

识流动，引发作者琐屑而又稍纵即逝的无数个体验

和顿悟的深层意识——对文学创新问题的思索，贯

穿全文，控制着作者的意识流动。 

一、伍尔夫的生活观：以意识为中心 

小说中，“我”认为斑点好像是一枚钉子留下的

痕迹，就想到了挂在钉子上的一幅贵妇人的小肖像

画，想到了这所房子以前的房主。但就在“我”想

象和房主对话时，“我们两人就一下子分了手，这种

情形就像坐火车一样，我们在火车里看见路旁郊外

别墅里有个老太太正准备倒茶，有个年轻人正举起

球拍打网球，火车一晃而过，我们就和老太太以及年

轻人分了手，把他们抛在火车后面”[3]49。作者对梦

境的描写意在以意识为起点，说明意识的特点，并给

意识下定义，为探讨意识的文学功能做准备：意识

是飘忽不定、跳跃、易逝的思绪，“一晃而过”，就像

梦一样没有逻辑，会“一下子分了手”。 看着斑点

太大太圆，不像钉子，于是“我”开始了第二次猜测，

想到了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想到了遗失的东

西，想到了生活飞快的速度，想到了来世。“几个鸟

笼子、铁裙箍„„手摇风琴——全都丢失了，还有一

些珠宝，也遗失了。”[3]49认为生活：“要是拿什么来

和生活相比的话，就只能比作一个人以一小时五十

英里的速度被射出地下铁道，从地道口出来的时候

头发上一根发针也不剩。光着身子被射到上帝脚

下!”[3]4950作者认为，外在的物件是容易丢失的，而

留下的只是存在于印象中成为记忆。通过把外在物

质的特点和意识印象作对比，作者暗示了人生的偶

然性和物质世界的不稳定性。“我们对自己的私有物

品是多么无法加以控制”[3]49，那么我们只能生活在

对它们的记忆和印象之中。作者在这里表明了自己

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观点：飞快的生活使得物件散

落，对于人来说，“人们再过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

的”，留下的感觉只有偶然和神秘，“只有充塞着光

亮和黑暗的空间，中间隔着一条条粗大的茎干”[3]50。

意识和印象，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第二次

对斑点的猜测突出了意识相对于外在物质在生活中

的重要位置，为作者在下文阐述其“内在真实论”

的文学主张作好了铺垫。 

从整体上看，作者对文学创新问题的思索分布

在作者对斑点的六次的猜测中。从引入意识这一概

念到给出定义，再到表达对意识的观点，分析其合理

性并展望未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作者在对斑点

的第一次猜测和第二次猜测中引入意识的概念和对

意识的认识，说明外在物质的琐碎性和意识印象的

永恒性，意在诠释其以意识为中心的生活观。在信

马由缰、无拘无束地任思绪、意识自由流淌的过程

中，伍尔夫第一次显露了其以意识为中心的生活观。

这种观点后来在 1919 年 4 月《论现代小说》中以“半

透明的封套”论述明确提出：“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

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

个半透明的封套。”[4]
 

二、伍尔夫的文学主张：内在真实论 

小说中，当“我”觉得斑点很可能是一个暗黑

色的圆形物体或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时，

由其上的尘土想到了特洛伊城、莎士比亚。特洛伊

城、莎士比亚正是经典文学的意象，自然而然会引发

作者对文学创作展开联想。“我希望深深地、更深  

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

实。”[3]50 作者借“我”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追求：

为了记录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中的“微尘”——意

识，作者要“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

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即远离“物质主义”，

去探究感性生活，注重主观(内在)真实，追求“精神

主义”。这就是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我”的思绪继续延伸。“我一直在头脑里把

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

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说来也真奇怪，人们总是

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形象。”[3]51“头脑中自己的形象”

即人的意识，对于人本身来说是重要的，是人的本

能。在作者把人的头脑喻为镜子：“假定镜子打碎 

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 

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

人的外壳——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浮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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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

的。”[3]51 同样，没有头脑中的形象，就没有意识，没

有感性，没有内心，没有个性，这是不可想象的；只

有“外壳”、缺乏内心感性的世界是单调、闷人、浮

浅、光秃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作者这种对待感性、

对待内在真实的观点，构成了其“内在真实论”的

基础[5]。作者寄希望于将来：“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

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它们探索深处，

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

之外。”[3]51“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

事之外”与“离开表面上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呼应，

就是说把“物质主义”排除，这不仅是作者的寄托

和预言，更是一句意识流创作原则的理论阐述。 

在对小说《墙上的斑点》的解读中，不难看出

伍尔夫“内在真实论”的文学主张已经在猜测背后

纷乱意识的深层中清晰地表露出来。实际上，伍尔

夫两年后才明确提出这个论点，正如后来她在《论

现代小说》一文中写道：“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

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

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  

混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

吗?”[6]8 小说家的职责，就是要把这种内在的真实 

“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删除外部的杂质，而

要做到这一点，小说家就要抛弃常规，采取一种新的

方式„„让我们按照那些微尘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

中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追踪这种模式，

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

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意识中留

下痕迹”[6]8。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第三次对斑点

的猜测背后是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寄托和预言，

更是对意识流创作原则的理论阐述。 

三、对文学创新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作者第六次猜测实际上回归到对文学创新的

理性思考和展望。“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

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

吧。”于是，“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

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作者又由木板想

到衣柜、木头，由木头想到树，“这棵树勾起了许许

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3]5456。这些联想表达了

作者在消除了对文学创新的疑虑、解脱了积郁之后

的快慰。在潜意识中，笼罩在正统的“物质主义”

文学规范的阴霾之中的作者，为了创新，孤军奋战，

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木板”。作者借着“木板”

与树的相对关系，间接地说明了内心感性生活和外

部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木板相对

于树正如人内心感性生活——“内在真实”相对于

外部的物质世界，或者说“精神主义”相对于“物

质主义”。在这里作者赋予了“木板”一种独具匠心

的象征意义，“抓住木板”象征抓住了生活的“内在

真实”。此刻，作者感到对把握“内在真实”充满信

心，像“抓住木板”一样抓住了生活的本质。而且，

“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的枝条

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

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

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

在人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3]55。“暴

风雨”象征作者预见到新的文学形式将要遇到的阻

力和挫折，但是作者“坚毅而清醒”，对自己的主张

是乐观的，充满希望和信心。如果说“木板”代表

着意识流派创作的内在真实理论，那么“木板”将

“分散在世界上”如卧室里、船上、人行道上的描述

则是作者对意识流创作理论前景的展望。尽管新的

文学形式可能遇到阻力和挫折，但对“内在真实”

的追求将像“木板”，还有“房间的护壁板”，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样，将成为文学创

作不可或缺的内容。伍尔夫的预言为后来的文学艺

术发展所证实，她的这种“自我意识传统”被后世

称为西方文学的“另一伟大传统”[7]。二战后形成的

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流派正如伍尔夫所主

张的那样，都是由只注重“客观真实”转向同时注

重“主观真实”，由注重外部世界转向注重内心世界，

从描述生活表象转向揭示潜在的本质。就意识流而

言，其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后人的研究和兴趣经久不

衰。意识流的一些表现手法已经被各种流派的作家

广泛采用，并且扩散到电影、戏剧等领域[8]，恰似小

说中所言：“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

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 

一句“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把

作者从白日梦中带回到现实中来，也结束了作者对

文学创新的遐想。作者对墙上的斑点最初的猜测从

钉子开始，到得知是蜗牛而结束。虽然斑点的确是

蜗牛，但它对于作者毫无意义。而它所激起的人的

意识活动与意识反应则主导了作者的整个思维过

程。如果说最初猜测的钉子(nail)触发的联想象征意

识，则蜗牛(snail)象征现实，即“表面上的生硬的个

别事实”；这两个单词在英文里相差的一个字母“S”

则象征意识和现实的巨大的差距以及人的意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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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意识反应的扭曲的复杂过程 [1]117。在作者看 

来，人的精神活动过程比枯燥的现实更丰富、更生

动、更重要，忽视了人的精神，也就忽视了人[9]。20

世纪伊始，西方社会种种的弊端逐渐显露，人们产生

了日趋严重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人与人之间的一切

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改 

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文学也要

变。”[10] 因此，在伍尔夫看来，现代作家应采取开放

的写作姿态，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必须加入新的元素

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剧变；应直接呈现人的内心体

验和瞬间的意识流动，努力关注精神感受的细微变

化，以“原始的”形态去展现人物瞬间的“内在真

实”，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揭示永恒的真理[11]。《墙

上的斑点》顺应了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呼唤，通过描

绘曲折的意识过程“S”实践了作者描绘“内在真

实”的艺术主张。 

四、结束语 

纵观全篇，虽然作者对意识流动的描绘显得诡

谲神秘，散漫不羁，但如果联系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

理论主张去解读人物的白日梦境，就会发现其中的

意识流动有其完整的内在逻辑。在“漫不经心”的

意识流动中，渗透着作者对文学陈旧规范的愤懑、

对小说形式创新的希冀、对物质意识关系的讽喻、

对意识流小说理论主张的阐释。作者的意识流理论

主张和文学陈旧规范的潜在冲突给作者带来的困惑

和压抑，成为作者意识流动的原动力，位于意识深

层，驱动着作者思索文学形式创新的整个精神过程。

《墙上的斑点》以意识流小说的形式在描绘纷乱的

意识流动的同时对意识流理论进行了阐释、探索和

展望，揭示作者探索文学创新、追求“内在真实”的

心路历程，构思巧妙，寓意深刻。该作品在形式上是

一篇充分表现了意识流小说特点，实践了作者描绘

“内在真实”的艺术主张的代表性作品，而在思想

内容上则是一篇以白日梦的形式暗示的，同时进行

阐释和说明意识流小说理论的文学宣言。 

参考文献： 

[1] Forster E M.  Virginia Woolf, Critical Assessment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42. 

[2] 安德鲁·桑德斯.  牛津英国简明文学史[M].  谷启楠, 

韩加明, 高万隆,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3. 

[3] 李乃坤.  伍尔夫作品精粹[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

社, 1990. 

[4] 廖星桥.  西方现代派文学 500 题[M].  沈阳: 辽宁人民

出版社, 1988: 155. 

[5] 殷企平, 高奋, 童燕萍.  英国小说批评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85. 

[6] 瞿世镜.  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M].  上海: 上海译文

出版社, 2000. 

[7] Alter R.  Partial Magic: The Novel as a SelfConscious 

Genr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xv. 

[8] 赵乐甡, 车成安, 王林.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6: 199. 

[9] 霍军.  墙上的斑点——一个通往自由精神天地的入口

——伍尔夫《墙上的斑点》解读[J].  名作欣赏, 2005 

(23): 4953. 

[10] Woolf V.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C]//Leaska M A. 

The Virginia Woolf Rea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4: 194. 

[11] 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1996: 188189. 

 

 

 

 

 

 

 

 

 

 

 

 


